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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鹰

“ 南 门 到 北 门 ，七 里 又 三 分 ”，

“城东浏阳门，出城往湘东”……

民谣中对长沙古城的描述，还有

老 长 沙 地 名 中 的“ 东 门 捷 径 ”，如 果

不 是 新 近 在 故 址 重 建 的 古 浏 阳 门 寻

访得见，还只能停留在想象之中。

“ 浏 阳 门 为 长 沙 古 城 东 门 之 一 ，

始 建 于 五 代 时 期 ，因 出 城 便 为 往 浏

阳县驿道故名”，长沙市政府 2006 年

立 的 浏 阳 门 故 址 石 碑 道 明 了 此 门 的

前 世 ，也 解 释 清 了 古 长 沙 东 门 之 所

以 叫 浏 阳 门 是 因 其 为 出 城 往 浏 阳 方

向去的门。

日出东方，东门从来就是个美好

而 又 有 故 事 的 地 方 。诗 经 为 证 ：东 门

之 池 ，可 以 沤 麻 。彼 美 淑 姬 ，可 与 晤

歌 。这 是 古 时 城 东 之 门 青 年 男 女 劳

动 欢 歌 的 场 景 ：护 城 河 里 浸 麻 、洗

麻 、漂 麻 ，大 家 边 干 边 唱 有 说 有 笑 ，

再 苦 再 累 的 活 因 为 有 心 爱 的 人 在 一

起 而 干 劲 十 足 ，这 大 概 是 今 天“男 女

搭配干活不累”的古代版。

悠 悠 岁 月 ，城 市 变 迁 。原 浏 阳 门

外 护 城 河 则 在 清 朝 末 期 修 筑 粤 汉 铁

路 时 填 塞 ，护 城 河 上 便 桥 名 浏 城 桥 ，

也在辛亥革命前一年的 1910 年改建

为 大 石 桥 ，上 世 纪 二 十 年 代 民 国 政

府 修 筑 环 城 马 路 时 拆 除 城 门 ，1990

年 修 建 南 北 主 干 道 芙 蓉 路 时 拆 除 浏

城 桥 。岁 月 流 转 至 今 ，长 沙 启 动 精 美

城 区 建 设 ，芙 蓉 区 以“ 延 续 城 市 文

脉 ，回 归 城 市 本 源 ”为 宗 旨 ，启 动 东

城 有 机 更 新 和 历 史 步 道 建 设 ，重 建

城 门 还 原 古 韵 。中 国 书 协 副 主 席、省

文 联 主 席 、省 书 协 主 席 鄢 福 初 先 生

一 同 探 访 后 感 慨 万 千 ，挥 毫 题 写“古

浏阳门”匾额。

远 处 高 楼 林 立 的 现 代 城 市 背 景

下 ，青 砖 石 壁 的 城 门 和 飞 檐 斗 角 的

城 楼 更 显 别 致 ，城 门 里 的 浏 正 街 因

浏 阳 门 而 得 名 ，街 道 地 形 依 然 保 留

着 坡 度 ，两 旁 民 宅 店 铺 忙 碌 生 息 。城

门 内 外 这 一 区 域 历 史 底 蕴 深 厚 ，有

楚 王 墓 和 清 督 抚 李 星 沅 所 建 芋 园 均

聚 集 于 此 。湘 阴 乡 贤 李 星 沅 进 士 出

身 ，早 年 入 陶 澍 幕 ，作 为 封 疆 大 吏 雅

好 藏 书 ，曾 任 兵 部 尚 书 、陕 西 巡 抚 、

陕 甘 总 督 、江 苏 巡 抚 、云 贵 总 督 、云

南巡抚、两江总督兼署河道总督。虽

无 湘 军 将 领 升 任 督 抚 者 声 名 显 赫 ，

但 为 官 清 正 勤 勉 ，史 载 其 有 范 仲

淹先忧后乐之志和诸葛亮鞠躬尽

瘁 之 忱 。曾 国 藩 闻 讯 其 病 逝 前

线 ，亲 作 挽 联 云 ：九 洲 作 督 ，一

笑 还 山 ，寸 草 心 头 春 日 永 ；五

岭出师，三冬别母，断藤峡外

大星沉。

马 革 裹 尸 还 的 李 星 沅

侠骨柔情，有诗集 8 卷，专

门 写 给 夫 人 的 122 首 诗

深 情 缱 绻 。夫 人 郭 润 玉

是 湘 潭 诗 书 之 家 名 门

闺 秀 ，著 有《簪 花 阁

集》。其 父 郭 汪 璨 饱

学 之 士 ，重 文 才 阅

文 择 婿 而 不 重 门 第 ，看 到 李 星 沅 的

文 章 誉 为 世 才 ，将 女 儿 许 配 给 李 星

沅 。当 时 的 李 星 沅 除 了 文 章 家 徒 四

壁 ，但 夫 妻 恩 爱 吟 诗 唱 和 琴 瑟 和 谐 。

郭 润 玉 在 李 星 沅 中 进 士 后 任 知 府 时

去 世 ，留 下“ 我 别 良 人 去 ，大 丈 夫 何

患 无 妻 ，他 年 续 弦 房 中 ，休 向 生 妻 谈

死 妇 ，子 依 严 父 哀 哉 ，小 孩 儿 终 当 有

母 ，异 日 承 欢 膝 下 ，须 将 继 母 当 亲

娘 ”的 深 情 告 白 。原 配 郭 夫 人 育 有 三

子 ，中 年 丧 妻 的 李 星 沅 纳 妾 四 人 ，后

育 有 两 子 。五 子 中 ，长 子 李 杭 中 进

士 ，传 为 父 子 翰 林 佳 话 ，三 子 李 桓 少

年 丧 母 勤 学 苦 读 随 父 入 幕 出 征 ，后

官至江西布政使署江西巡抚。

作为督抚，李星沅私宅芋园是长

沙 古 城 少 有 的 几 大 私 家 花 园 之 一 ，

芋 园 碑 刻 和 牌 匾 大 部 分 是 其 好 友 兼

亲 家 何 绍 基 书 ，藏 书 丰 富 ，多 藏 内 府

刻 本 书 及 武 英 殿 聚 版 书 ，刻 写 、纸

张 、印 刷 、装 订 皆 精 美 。三 子 李 桓 官

江 西 任 上 俸 钱 所 入 ，全 以 购 书 ，凡 得

10 余万卷，藏于“海粟楼”中，编纂有

《海 粟 楼 书 目》。李 氏 藏 书 在 清 末 至

民 国 初 期 一 直 保 存 基 本 完 好 ，流 散

不 多 ，但 藏 于 长 沙 城 东“ 芋 香 山 馆 ”

的 古 籍 ，连 同 芋 园 的 亭 台 楼 阁 ，却 在

抗 日 战 争 长 沙 文 夕 大 火 中 毁 于 一

旦，令人叹息愤慨。

中 兴 将 相 ，什 九 湖 湘 。奉 行 耕 读

传 家 、经 世 致 用 的 湘 籍 督 抚 李 星 沅

芋 园 一 直 是 弦 歌 教 化 之 所 。在 次 子

李 概 经 营 之 下 的 园 林 ，成 为 了 湖 湘

文 人 聚 集 之 地 。1918 年 ，李 星 沅 四 世

孙 李 青 崖 曾 将 芋 园 部 分 房 舍 借 予 新

民 学 会 开 办 留 法 预 备 班 ，毛 泽 东、徐

特立曾听讲于此；诗人冰心读中学

时，李青崖为其教过法文，她曾

作文怀念。而今书声朗朗的

浏 正 街 小 学 校 园 乃 芋 园

故 址 …… 湖 湘 文 脉

一 直 传 承 未 断 ，这 大 概 是 从 长 沙 这

座 古 城 走 出 去 的“一 群 湖 南 人 ”写 就

“半部近代史”的原因。

城 ，乃 盛 民 之 所 。民 ，是 城 之 根

本 。芙 蓉 区 东 城 有 机 改 造 是 一 幅 从

城 门 延 伸 到 街 巷 的 现 代 清 明 上 河 图

的 画 卷 ，也 是 彰 显 文 化 与 文 明 深 得

老 城 区 原 居 民 拥 护 支 持 的 民 心 之

作。遵循“留改拆”原则，不搞大拆大

建 ，把 宜 居 惠 民 、文 脉 延 续 放 在 首

位 ，以 工 匠 精 神 、绣 花 功 夫 推 进 。在

改 造 风 格 上 ，遵 循“ 街 巷 格 局 、空 间

尺 度 、文 化 记 忆 不 变 ”整 体 思 路 ，在

不 破 坏 街 巷 体 系 、不 破 坏 建 筑 风 貌

的 基 础 上 ，以 危 房 改 造、立 面 及 功 能

改 造 为 主 ，完 善 基 础 设 施 ，打 通 街 巷

交 通 微 循 环 ，增 加 公 共 空 间 ，提 质 街

巷 绿 化 景 观 ；在 群 众 参 与 上 ，推 进

“ 美 丽 家 园 ，共 同 缔 造 ”共 建 共 享 共

治理念。

盛 世 文 运 昌 ，古 城 新 貌 传 。芙 蓉

区 致 力 打 造 现 代 化 新 长 沙 建 设 标 杆

城 区 ，坚 持 品 质 立 区 ，干 就 干 出 彩 ，

争 就 争 第 一 。透 过 古 浏 阳 门 穹 形 门

洞 ，直上云霄的 IFS 国金中心披着霞

光 熠 熠 生 辉 ，老 城 区 的 文 脉 雅 韵 与

新 城 区 的 商 道 繁 华 交 相 辉 映 。什 么

是 地 标 ？就 是 有 独 特 地 理 特 征 不 需

要 看 地 图 而 能 知 晓 方 位 的 建 筑 物 。

古 浏 阳 门 过 去 作 为 古 长 沙 城 东 门 自

然 是 ，而 今 天 高 耸 入 云 作 为 湖 南 最

高 建 筑 在 新 长 沙 城 随 便 哪 个 地 方 都

能抬眼看见的 IFS 国金中心同样是。

出入融通古今的古浏阳门，所见

是 安 居 乐 业 的 盛 世 祥 和 ，所 闻 的 是

改 善 人 居 环 境 后 老 百 姓 的 欣 喜 赞

叹 。历 史 与 未 来 在 此 交 汇 ，文 化 与 商

业 共 同 繁 荣 。城 隅 实 地 考 察 ，想 起 诗

经 另 一 篇 ：静 女 其 姝 ，俟 我 于 城 隅 。

爱 而 不 见 ，搔 首 踟 蹰 。古 往 今 来 ，城

门 出 入 ，淑 姬 静 女 ，不 可 胜 数 。亦 有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城门下有迎

来 送 往、悲 欢 离 合 和 爱 恨 情 仇 。古 城

在 变 ，亘 古 不 变 的 是 对 美 好 生 活 向

往的人性与人情。

刘静

犹 记 自 己 读 中 师 时 写 下 第 一

行诗作时的欣喜。当时已是秋天，

寝室同学均已熟睡，鼾声四起，皎

洁的明月从窗外透射进来，犹如白

昼 ，我 想 着 身 处 的 洞 庭 湖 和 甑 壁

山，想着月明星稀、大雁南飞的情

景，心中诗意涌动，快意无限，辗转

难眠。担心第二天醒来记不住此刻

的意象，便摸索着找出纸和笔，趁

着月色记下了几行文字，这就是我

后 来 发 表 在《中 师 报》的 处 女 作

《雁》的由来。

从此，我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

缘。无论是中师毕业保送上大学，还

是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校报编辑，

亦或是进入公务员队伍，写作一直

伴随着我的成长。写作如费尔南多·

佩索阿所言：写下即是永恒；而对我

而言，写下即是自我的重生。

一个人开始写作之前，一定会

先爱上阅读。我喜欢与“书山”对话,

山谷总有清亮回音：有时因为曾经

有过类似的境遇，找到了知音；有

时是苦苦思索但却模模糊糊的问

题，找到了清清楚楚的答案；又或

者是由此及彼，引发了对现实世界

某件事情的思考。随着阅读和写作

的深入，我慢慢发现，我对世界、对

人生、对事业、对教育等等的看法

都在不断修正，也不断促使我的思

考系统不断升级。

这 些 年 ，我 写 下 了《省 域 教 育

协调发展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

题》《“校闹”事件频发考问制度之

弊》《破解乡村振兴的教育“三题”》

等理论文章。曾经有朋友对我说，

“一支负责的笔，应该是一颗负责

的心”，这一句话对我有如棒喝，在

写下这些理论文章时，我一直把这

句话记在心头。

这 些 年 ，我 也 写 下 了《新 疆 三

记》《梦里最忆是资兴》《故乡的年

味》《往 事 不 苍 凉》等 一 些 散 文 游

记。这些看似平常的文字，让我学

会了正视更纯粹、更本色的自己。

写《我的父亲》，我深切体悟到这一

点。父亲因车祸意外离去时，我只

有 9 岁。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我无

数次想动笔写下对父亲的思念，可

不知道为什么，纵使脑海里千头万

绪，心中万马奔腾，却不知从何提

笔。突然有一天，我的脑海中闪现

“想见音容云万里，思听教诲月三

更”两句话，眼泪再一次默默流下

来。那一刻，我突然想明白了父亲

之于我的意义。写完《我的父亲》，

我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那个曾经

青涩却心怀梦想的我。

很 多 时 候 ，潜 心 写 作 的 我 ，感

觉自己进入“心流”的状态。在这种

状态下，人很容易到达忘我投入的

境界，进而就会有酣畅淋漓之感。

写作之于我，是保持内心宁静、抵

制外界诱惑的方式。写作之乐，存

乎一心，非经历过的人不能体会。

人生并非坦途，前路也多未知，庆

幸的是，我选择了“写下”这样一种

方式，不断努力，持续思考。我想我

还会一直写下去，就像英国作家奥

威尔所说的一样——“一个人开始

写作，他就再也不会停止。”因为它

已经成为我的第二个生命。

写下，即是重生
城东之门

陈佑臻

永州之野，回龙圩内，迴峰蜜柑，

殊种奇株。碧树婆娑兮，绿云绕郭；翠

叶葳蕤兮，金果缀枝。其品也繁多，其

形也不拘。其色也，或青或红，油胞细

腻，光滑润泽；其味也，微酸多甜，细嫩

汁满，爽口怡心。有湘南特产之美誉，

为国家地理之标志。

蜜柑之美兮，缘富硒而清芬。得山

川之灵气兮，孕水土之厚德。循迴峰岭

之青岚，因而得名；得高尚湖之滋养，

倏忽葱郁。聚桃花岛之气韵，怀神仙洞

之逍遥，尔迺摇曳出尘，衔花珮实。

蜜柑之盛兮，实勤耕与巧种。农垦

发轫，知青力锄，乡村振兴，代代赓续，

回龙圩域，遍植嘉树。又择其优者，创

中华龙橘，兴柑橘产业，真乃飘飘兮花

香如海，汩汩兮果甜胜蜜。

蜜柑之势兮，如潜龙出渊薮。冀新

时代，结文旅缘。追舜帝南巡之故事，

九嶷云涌；引屈子橘颂之骚情，潇湘风

起。于是开民智，移风俗，聚村落，弘文

明。树两山理念，拥霞光而沐朝露；联

5G 网络，谋电商而造网红。鲜香果味，

远销海外；山野田嵎，尽显风流。

岁序辛丑，时维金秋，柑橘节庆，佑

臻为赋。

胡晓江

老屋场在稻垄的深处，在炊烟升

起的地方。番茄汁一般的朝阳打翻在

龟裂斑斑的东墙，那是一堵夯土老墙，

披挂着生机勃勃的青藤。

老屋场是乡土地名的总称，少了

许多的前缀和形容词。它可能是张家

屋场、杨家老屋、邹家大屋、胡家湾、李

家塅，或别的什么名字。直白，粗粝，让

人想起笨重的石磨、皮实的方砖。

唤儿声在老屋场回荡，像岁月与

风的一场遇见。

铝制脸盆着地的哐当声、玻璃瓶

子摔坏的脆响声、躲猫猫时的追逐声

……让父母心烦，父母就吼，要疯，到

外面疯去。

一帮孩童就“嗷——”地一声旋出

屋檐，到了地坪。地坪是村庄里不多几

户人家的广场。地坪里有一棵樟树，有

一棵柚子树，还有一棵鸡爪梨。一丛箬

叶静静地待在鸡爪梨的树冠下。竹篱

笆围着几块青翠的菜畦，与猪圈比邻。

屋檐下的几条沟渠干涸了，被杂草覆

盖。孩童开始捉虫子、挖蚯蚓，捡起地

上的石子打树上的柚子。柚子还小，青

青的，拳头大。地坪也多被杂草覆盖，

蚱蜢就藏在杂草丛中。孩童蹑手蹑脚，

用手中的棍子拨开杂草，不厌其烦地

寻找着童年的“宝藏”：破胶鞋鞋底、经

水浸泡又风干后的旧棉袄、打碎的瓷

碗片、花花绿绿的塑料碎片……

这样的寻找，有着考古的艰辛与

惊喜，有着探险的悬念与惊艳。我最感

兴趣的，是破碎的瓷碗片。泥土中，杂

草间，一枚两枚瓷片散发着岁月的幽

光，沉静，素雅，恍如隔世，使人浮想联

翩。有青瓷的，更多的是白瓷。白瓷上

偶 尔 有 红 色 的 花 朵 ，手 绘 的 ，寥 寥 几

笔，栩栩如生。世间的红花太多，红梅、

牡丹、芍药、杜鹃，都是红花。瓷碗上的

红花，五瓣花、数点蕊，抽象的，看不出

是那个品类。偶尔有碗边描金的，一弯

弧 线 ，一 块 碎 片 ，像 一 个 故 事 戛 然 而

止。偶尔有题字的，釉下是黑色的毛笔

字，几块碎片，互无关联、不着边际的

几个字：兰、菊、五谷……像一段哑语，

一个暗示。有字的破瓷片，不是来自破

碎的碗，更可能是一只茶壶、一个酒罐

或一方笔筒。有些碎片，还可能是一口

泼釉火缸的残体，它在某次意外失手

中支离破碎，通红的炭火和灼热的灰

烬散落一地。而今尘埃落定，泼釉火缸

成为一块碎片，遍布时间的皱纹。

每一块碎片，都惊天动地，都隐约

着孩提的喧闹、父母的责骂和生计的

艰辛。它们渐渐埋于泥土、芳草，像隐

匿沧海的沉船。

老人说，屋场好不好，扒开泥巴看

一看有没有碎碗片就知道了。

老人还说，买别人的旧宅子，不看

高院深墙、门前大树，就看一看堂屋的

门槛是不是摩挲得不成样子了，是不

是有纵横交错、深深浅浅的刀斧痕迹。

众皆疑惑，老人笑曰：“孩童多，人

丁旺，打碎了不少瓷碗，也砍坏了不少

木门槛嘛。”

想想，一帮孩童满庭喧闹，失手打

碎瓷碗的时刻，笨拙地挥舞着柴刀将

木料削成刀剑、投枪的时刻，原是多么

暖心的事儿。

老屋场

刘本楚

一条激荡奔涌的滔滔沅江，呈

九曲回肠之势，凿谷穿山而来，澎

湃至此。正是锦江投入沅水怀抱的

臂弯处，便孕生了一个辰阳，长成

了一个辰溪。于是才有了楚国时的

三闾大夫、伟大爱国诗人屈老先生

的“ 朝 发 枉 渚 兮 ，夕 宿 辰 阳 ”的 诗

篇。而不废万古的清流沅江滋养着

两岸的青山大地和肥美的良田，更

哺育出一座古老而生机勃发的小

小山城，便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

平题词的“中国稻花鱼之乡——辰

溪”。

正值初秋骄阳火热之际，我赶

上了中国辰溪第二届稻花鱼文化

旅游节，直奔辰溪县田湾镇辰溪稻

田公园而去。

在莽莽群山，峰峦迭起的山怀

水抱之中，在省道 S223 线贯穿其中

的田湾境内，酝酿了一片稻谷飘香

的平原沃土。

穿 过 一 道 瓜 藤 缠 绕 的 竹 篱 荫

棚，大片绿黄相间的稻浪正在秋风

里翻腾，似乎拍打着远山的苍翠。

半绿半黄的禾叶如同溪流两岸蓬

蓬茂盛的巴茅，锋芒直立，橙黄的

稻穗恰似成熟的高粱，躬着头，沉

沉甸甸。颗颗稻谷如同颗颗碎金，

在秋阳里闪烁亮眼，摇曳有声。大

片的稻田里全都梳理开出了条条

细长的水沟。这时候，只见二指或

三指并拢那么大小的个个鱼儿从

禾蔸边，从水草根，从脚窝的浅水

里，露着黄黄的背，摆着红红的尾，

鼓着亮亮的鳃，张着白白的嘴，击

水哗哗而来，游入条条水沟，这就

是我四十年前见到的故乡正宗稻

花鱼。

小 时 候 曾 目 睹 父 亲 喂 养 稻 花

鱼的情景。最初，当禾苗转青发蔸

之际，就从走村串寨、跋山涉水挑

担卖鱼苗人的鱼盆里，按多少钱一

碗，一碗一碗地连水带鱼舀起来再

倒入禾田里。这时的鱼苗最大的不

过筷子尖，小的也就只有香杆子那

样的粗细。鱼儿在稻田里吃草、吃

虫、吃稻花粉，至少要生活 5 个月。

若遇到大雨涨水期间，必须要去田

间巡视。因鱼儿要抢生水，必然满

田蹦跳，有的要跳上田埂，有的要

跳出田埂，跳到另一丘田里去。直

到秋季，才能长成今天这样大小的

鱼儿，才能在田间开沟放鱼，乡村

人们俗称“放黄禾鱼”。这就是当地

人们说的“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

稻花鱼。

稻花鱼既可鲜吃，亦可腌制，

还可制成火烤稻花鱼。鲜吃，肉质

细嫩鲜甜，如拌上生姜、大蒜、鲜红

绿椒炒煮，其汤汁尤为开胃明目，

润 肠 通 便 ；若 调 和 糯 米 粉 制 成 腌

鱼，掩藏于土罐坛子里，可保存一

至三年，那酸咸而柔糯的滋味，真

是美味可口，实属下酒的绝配；而

火烤稻花鱼的那种脆香爽口的味

道更使食客流连忘返，就连那些外

国朋友食了也要高高举起大拇指，

连连称 OK！

OK！这就是湖南的味道，是湘

西的味道，更是辰溪的味道。据当

地文人介绍，辰溪稻花鱼养殖历史

悠久。清代乾隆年间，辰溪稻花鱼

就曾进贡朝廷。清道光《辰溪县志》

记载：“禾花鱼、田中小鱼、以气化

者……”千年的辰溪人们啊，聚天

地之灵气，吸稻田之精华，用勤劳

和智慧，创造了“以稻养鱼、以鱼育

稻”生态环保的鱼米之乡。如今“辰

溪稻花鱼”已誉满中华。现场直播

的央视记者对观众说：辰溪稻田养

鱼核心面积已达 3 万余亩，总面积

已 达 15 万 余 亩 ，惠 及 贫 困 人 们

24700 多人。致富一方的稻花鱼已

日夜鲜活在辰溪人们的心中了。

我沿着饱满的稻谷，朝田间纵

横交错开沟的水路远远望去，群群

游客正在稻田里参加捉鱼比赛。偶

尔有游客双手紧抓活鱼，兴奋地举

过头顶，全忘了那泥水滴落满身，

染得衣衫块块泛黄。那激情，那情

趣如同欢乐而肥美的鱼儿，顺着水

沟跳跃畅游而来。我顺便问到身边

的一位正在卖鱼的农妇，她姓石，

说今年养了 5 亩田的稻花鱼，可收

鱼 500 多 斤 ，近 两 天 已 卖 出 200 多

斤 ，收 入 4000 余 元 。她 感 慨 万 千 ：

“搭帮党的好政策，村里几乎人人

都在喂养稻花鱼，乡亲们脱贫致富

真的有了奔头……”说话间正好走

来一位个头结实的中年人，卖鱼的

妇人告诉我，这就是我们村的石书

记，是他带领我们家家户户喂养稻

花鱼。田湾村支书石绍建介绍说：

“稻田养鱼生态环保，比单种水稻

每亩纯利润增加 2000 多元，非常适

合农户规模养殖，是帮助贫困户脱

贫致富的好路子。”

我 徜 徉 在 稻 浪 起 伏 的 田 园 风

光里，陶醉于鱼肥稻香的丰收美景

中，目睹着农民兄弟担担箩筐里活

蹦乱跳的稻花鱼，我的思绪，我的

激情和着农民兄弟脸上的笑容，正

如同稻田的泥水间，水沟里、箩筐

中的稻花鱼，鲜活而跳跃。

稻花鱼肥稻谷香

迴峰蜜柑赋

芙蓉区政府今年修复重建的

古浏阳门。 俊峰 摄

长沙市政府 2006 年所立浏阳门

故址石碑。 俊峰 摄


